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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我时常想起一位编辑老师，她就
是湖北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李应凤。

提起李应凤，我一贯称她为李老师。她
中等个儿，一头短发。亲和的话语，富有特征
的语音，给人一种“爱护、鼓励、诚恳”的感受。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湖北人民广播
电台中“认识”了李应凤。李老师是湖北人民
广播电台农村广播节目的编辑、记者，我是一
位热心的广播听众。那时的农村广播“大专
题、小栏目”，每周分几个专栏，每天播出一个
小栏目，由一位编辑负责编稿。“农家事”“农
村青年之家”“乡镇之声”等都是节目她编辑
的，带着田园露珠的报道，很受听众的欢迎，
她编辑的节目也成了我的最爱。

那时的广播多么有影响力。我一向这么
认为，广播是大众的，它不受任何局限。我选
定了广播，写作就从广播稿开始。

年轻时的我，认知浅薄，但有追求，经常
步行十几里去邮局寄稿。稿件有听广播的感
悟，有身边的农家事，有村里的先进人物，有
广播节目征文，有针对农村现象的评论。我
壮着胆子给李老师的节目提建议，涉及广播
节目播出时间内容、农村听众参与方式等方
面，李老师尽可能采纳我的建议，除了在节目
中播出，还来信回复。寄予着对农村听众的
关爱与鼓励，我从中受到鼓舞和力量。

起初我写稿，可以说是牙牙学步，稿子写
得“三不像”，那是给李老师“添乱”。面对“不
三不四”的随笔，李老师不厌其烦，择优采
用。她曾说，从扶持爱护的角度，老朋友的稿
子还是优先考虑的。我清楚地记得一篇反映

社教干部清廉好作风的稿子，写得不成文，不
照“套路”。李老师就选取其中的一段在广播
里播出，社教干部听了广播喜之不美，大小会
上点名说：“我们的工作广播里有声！”听到这
话，我心里乐滋滋的。

坚持写稿，总有长进。听众来信、小杂
文、小通讯等文章我都尝试，遇到写作困惑
就向李老师请教。她常说，写作要有感而
发。还特地在广播节目中给农村听众发出
征文启事。我除了写一些小稿以外，也参加
过“农民读书有奖征文”“刹三股歪风，促文
明建设”征文，“家教”征文等活动，篇幅虽
短，但凝结着李老师润色的艰辛。那时农村
广播节目只有 15 钟左右，时间虽短，内容鲜
活，大伙喜闻乐听。当我的征文闻于广播，
兴奋之情无以言状，内心涌起对李老师的感
激，以至在田间劳作都要带上小收音机，生
怕错过收听。

言为心声，广播传情。乡亲们也不时称
道。我深感自己的不足，干瘪的语言，佶聱的
文字，能够上广播，还不是李老师的“栽培”？
至于那些民间习俗、人际关系、怎样写好新闻
报道等，我知之甚少。总是在投稿时给李老
师附上一封信，要求李老师采用，还要求李老
师回信。如今想起来多么幼稚。一位编辑记
者面对广大通讯员，采访、编稿，有时还自己
播音，时间贵如金。我当时那些不尽人意的
要求，李老师在繁忙之中不厌其烦地来信答
复。她说自己很少给家人写信，却挤时间给
我回信。针对我的想法，选录古诗或现代诗
歌作答复。那打印的舒婷的诗歌《这也是一

切》令人深思，从而体会到李老师的一片真
情。“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未来的一切
都生长于它的昨天。”我人生的经历不也是如
此么？李老师在征文活动中给我寄来两本书

《中国民俗词典》《中国实用人际关系大全》，
并在书的扉页上各用毛笔、钢笔书写着“赠给
曾繁华，征文纪念”字样。语句虽短，字体隽
秀，蕴含着“爱护与鼓励”的真情。她多么善
解人意，为我的教学与写作提供了“知识食
粮”。可惜在繁忙的教学中我没有读好、用好
这两本书，至今愧对李老师的良苦用心。

“城乡立交桥”“今日农村”“魅力乡村”
都是对农村广播节目的化身。变换的是形
式，不变的是情感！李老师对我无私的帮助
跃然纸上：那一张张用稿通知单，一页页贺年
明信片，一句句充满温馨、美好祝愿的话语，
给人以启迪和激励。“《农家事》忘不了您的一
份努力，一片爱心。”“在辛苦中又迎来了新的
一年，愿每一年都有新的收获，新的感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这灵动
沉稳的字迹，这热情恳切的良言，都催我奋
进，行稳致远。我有时写字也还带着李老师
的笔法风味呢。

那是1991年的春节，李老师邀请我参加
《农家事》的春节空中联欢，要准备四五百字
的稿件，按李老师信上的要求，作《扎根水乡，
耕耘教育》的录音讲话。我反复修改讲话稿，
怀着一种兴奋与好奇的心情，和外地的曾晓
明、周鹰、杨红霞几位朋友去湖北省电台录制
节目。足见李老师对农村青年的关爱，以及
对我的鼓励和鞭策。

我至今难忘，1992年5月，李老师给我寄
来了湖北电台举办通讯员培训函，赴湖北广
播电台学习培训10天。这是李老师给我的一
次学习机会啊。我倍加珍惜，用心听课，认真
作好笔记。现场认识了省电台的编辑记者，
见识了培训场面，学习了新闻与写作知识。
虽然听课时我囫囵吞枣、似懂非懂，但还是留
有印象，铺垫了写作的基础。我将学习笔记
保存至今，每次翻阅，倍觉新鲜。几番回味，
真情难忘。

最让我衷心铭记的是李老师为我“民转
公”所作的宣传与来函。为了帮助我圆一个
公办教师梦，她向地方负责同志写了推荐信，
概括我一直以来为湖北电台的专题节目和刊
物投稿被采用的情况，为地方单位“民转公”
考核提供参考。给地方领导加深了印象，给
我增强了信心。

李老师退休后，曾一度在《三农研究》编
辑部工作。有一次来监利调研，在县政府机
关座谈时，她提起了我，并多方打听到我的电
话，询问我的“民转公”情况。几十年了，她还
在关注着我的“终身大事”，实在难能可贵。
我欣慰地告诉她，好梦成真，没有辜负您的帮
助和期望。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这种特殊的“师生
情”萦绕在我的脑海。在我人生的路上给予
指导、关爱的李老师，我心存感恩。回忆是美
好的，友情是真挚的，李老师那正直、诚恳、助
人的美好品德鼓舞我前行。而今步入老龄的
我依然笔耕不怠，勤奋写作，同时我也对这位
特殊老师的敬佩之情永远铭记在心。

通天河不大，长五六百米，宽四五米的样
子。其实在今天看来，与其说是河，不如叫小
沟渠更合适些。

记忆中，大约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队
(现在叫村)为贯彻上级的指示精神，开展农业
学大寨的运动，多产粮食，支援国家建设。大
队委派年轻的左副书记来本队蹲点，左副书
记为了落实上级安排，完成当年的粮食生产
任务，经与队里商量，决定将原来种植油菜、
大豆、棉花等农作物的白田，改种水稻，以扩
大粮食种植面积。而“白改水”则需要灌溉用
的水源，因此，队里也同时决定开挖一条接通
邻近大队那条和长江堤闸相通的小河。

说干就干。当天的动员会上，左副书记
神情激动，手拿稿子，从国际讲到国内，又从
国内讲到本队。听得是台下的男女老少群情

激昂，刚一散会，社员们就手拿畚箕铁锹，冒
着寒风雨雪一齐上阵。而年轻的左副书记则
是手拿着队里唯一的铁皮喇叭，从西到东，从
东到西的上下跑过不停，一边给社员群众鼓
劲加油，一边也是监督那些偷奸耍滑的社员，
以免有偷工躲懒和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发生。
经全队社员近半个多月的日夜苦战，那条开
挖一半的小河，从西向东，一直开挖到了邻近
大队田亩的交界之处。但因动工较急，加之
开挖之前，未能与对方就土地交换达成协议，
只得暂时将开挖好的那段停了下来，准备在
来年开春之后，再与邻村协商好后开挖下段。

谁知笫二年开春，不论队里怎么与之协
商，对方就是不同意这条已经开挖了一半的
小河经过他们的粮田。因此小河引进堤外江
水的想法也就成了泡影，而此条长达五百多

米的小河也就成了一条无头无尾，且无法进
水出水的断头小河。雄心勃勃的左副书记，
准备带领社员们“白改水”种植水稻，多产粮
食为国家多作贡献的计划，因此也就只得不
了了之。

当然小河已经开挖出来了，再将它填回
去也不实际，尽管社员们有些怨言，也只得接
受现实。开春之后，将河道的两旁分别栽上
杨树、柳树，只是那原先种植豌豆、油菜、棉花
的地方，还是只能种植几样原来的作物。

看着辛苦开挖的小河无头无尾躺在那块
偌大的田野之中，发挥不了它应有的灌溉作
用，不知是哪位好事的社员，为了发泄对半个
多月在冰天雪地里挖河的不满，便将此河嘲
讽式的叫上通天河。

时间久了，慢慢叫的人也就多了，不知不

觉通天河的名字也就在本队男女老少社员中
叫了开来。

虽然通天河无法引进长江的水源，但好
在开春后的几场春雨，还是将它灌成满满一
河，新挖的小河，起初那黄黄的河水，看上去
还有点浑浊，可经过几天的沉淀之后，那河水
清得就如同一面清澈的明镜，倒映着河两旁
的新栽的杨柳，田边的油菜及天上的蓝天白
云，一眼望去，也煞是好看。

那河旁刚栽种的杨树、柳树齐刷刷的断
枝上几片毛茸茸的新叶，在那一眼望不到尽
头，刚刚返青的麦苗和油菜田间，给那片偌大
的田野也增添一缕别样的风情，也给我幼小
的心灵留下一道最美的风景。随后的日子
里，随着小河两旁那排笔直的杨柳树慢慢长
大，每当夏天来临，那高大的杨柳树下，则成
了社员们田间劳累之后乘凉休息的天然场
地。而那清清的河水就成了我与儿时的伙伴
摸鱼、戏水与玩耍的最好去处。

通天河这条留给我最深记忆的小河，却
因1998年那场百年不遇的长江洪水，故乡人
民为舍小家保大家，确保长江干堤的安全，在
紧邻通天河上方约二百多米的洲堤，含泪扒
开约百米多长的行洪缺口，洪水冲击的泥沙，
已将我记忆中最美的通天河冲刷得面目全
非。那排曾经婀娜多姿的杨柳树，只是在那
片高低不平的沙丘上，留下一些东倒西歪的
树桩。

多年后，当我再次回到这个让我魂牵梦
绕的地方，看到那条曾经总在梦中见到的小
河，以及当年意气风发带领全队社员群众开
挖小河的左副书记时，刹那间，我不禁泪眼朦
胧。当我情不自禁的再喊一声左书记时，他
佝偻着苍老身子，花白的头发，在一阵微微的
晚风中，和他那双粗糙手一样，不觉连连摆
动。“别这么喊，别这么喊，早不是了，早不是
了。”听着他嘶哑苍老的声音，我不觉喉咙一
阵哽咽，我连忙说：“左书记，你永远是我心中
的好书记！”只是说着说着说着，我的眼泪却
忍不住掉了下来。

（作者单位：监利市文化馆）

故乡的通天河
□ 杨朝贵

昨天上午，上完研究生课，回到办公室，
打开手机。我在微信上收到了安频兄传过来
的散文集《一束乡愁》，打开一看，大约有十五
万字,他留言说请我为这本书作序。随后，还
专门打来电话，说一定请我答应。我推脱了
几次，只能应承下来。

很早就知道安频这个名字，听说他在监
利县人大常委会工作，业余喜欢写一些散文
和评论文章，投给各大报刊发表。因为我的
专业是文学，对家乡文友的作品较为关注，但
未见过安频。直到七年前，经殷建奇兄引荐，
我与安频得以相见。他来到我所供职的大
学，说他在主编《监利人》杂志，开办有一个栏
目，专门刊发一些家乡游子的报道。他要求
采访我，我知道自己的份量，再三推辞，但他
要我一定要支持家乡的杂志，只得配合他做
了讲述。之后，他每个月都会通过邮局给我
寄来《监利人》杂志。

大约五年前，安兄牵头在公安县组织了
《大荆州》杂志发布会，要我多邀请一些文坛
朋友，去公安一聚。我便遵嘱邀约武汉大学
樊星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胡德才教授、长
江大学许连军教授、桑俊教授等一同前往。
那次活动办得非常成功，安兄也对我多有谢
意。后来，安兄又组织了一次文学改编剧本
的活动，要在我供职的大学举办一次学术会
议。当时，安兄带领一群监利文友，乘坐一辆
大巴车，浩浩荡荡从监利来到武汉。看到安
兄领着一大群人走学术报告厅，我当时深受

感动，我知道这是一个热爱文学的人，热爱到
有些痴迷，而且还有深厚的家乡情怀，他想带
领一群真正的“泥腿子”乡土作家，走进神圣
的文学殿堂。

安兄将《监利人》杂志办了九年，真的不
容易，到现在已近 100 期了，在这个因崇尚
物欲一切朝“钱”看的时代，还有人如此真诚
地热爱文学，执着地办一本名不见传的杂
志，真的是难能可贵。他到底还能坚持多
久，我不知道。但每次与他谈起，他有时较
为乐观，但有时又较为伤感，自嘲说他办这
本杂志，属于“自编自导自演，最后自取灭
亡”。俚语常说：“秀才人情纸半张。”安兄赠
给我的杂志，以及他后来送给我的长篇小说

《汉皇陈友谅》，我都珍藏着，空闲时也打开
浏览一番。

安兄传来的《一束乡愁》，我是一口气读
完。他的文才是久负盛名，我一直钦佩不已，
这本散文集，又进一步加强了我的印象。他
笔下的语言如同“桑谷粟麻”，沾满泥土气息，
清新自然。这令我想起了昔日的农家，无不
有一块“自留地”，细心打理，种上小白菜、茄
子、黄瓜、花生等菜蔬及百合、牡丹、月季等
花卉。甚至于墙根，亦有密密麻麻的爬山虎
爬上墙面，占据“半壁江山”，推开清雅的凉
爽。那样的小天地，只要进去，便感觉到欢
欣、自在。这部散文集便是安兄的一块自留
地。他一颗颗种下的，是具有温度的文字。
那些文字有着水一样的柔意、阳光一样的温

暖。《网埠头的麻糖》《莲藕》《菜蕻子》《煤油
灯》《少年挑夫》《百舌鸟》《胡须》，光是这些
很亲切的题目，就像乡愁的炊烟，逗引着游
子思绪万千。

安兄笔下的文字，有的还有些机警，细细
品味之下，还带些许哲理，但又不同于高头案
章，其中夹杂些感性的幽默。譬如，“一个人拥
有漂亮的名字，固然是好事，但是行为亦要高
尚，否则名实不符，是要遭人嘲笑或者鄙弃
的。”（《名字的趣话》）“其实，欣赏别人，是一种
优雅的风度，不仅仅是一种生活的智慧，而是
一种高洁的品行，更体现了一个文学大家应有
的修养与良心。欣赏别人，春暖花开……”
（《欣赏别人，是一种优雅的风度》）“我的心灵
反而更加轻盈，微笑着迎接每一天，永远记住
在雾岚下不要去采撷鲜花，因为弄不好就被
梗刺划破了手，永远记住拨开黑暗的云朵，就
是广阔的光明。”（《阅世心语》）等等。我最喜
欢的一篇短文是他的《凝固的美好瞬间》，其
中之四云：“青青河畔草，长叶自然舒展，虽显
芜杂，却有一种秀雅清凉的况味。河水清且
浅，尚有生机勃勃的水马齿苋优雅地扩张。
当然，图中最鲜明的当数羽毛皓洁的鹭，曲项
长喙、高腿黄爪。你看，它的黑眸凝视着水中
的游鱼，同时一只腿试出去，但又怕惊动游
鱼。不过，长腿究竟还是轻轻触碰到了水面，
微澜荡开去，宛若小河浅浅的笑涡……”如此
清爽利落的文字，都是难得的佳作。倘非胸
有山水者，是做不出来的。还有他的《桂桥

庐》，其中说到，“好不容易熬到秋天，终于熬
到头了。桂木托起一蓬蓬、一串串、一点点细
细密密的碎花，那是金黄的香囊，似繁星镶嵌
在深绿色的天空，柔而蜜的甜丝，时浓时淡，
随风流转，满室馨香。浓烈时香甜馥郁让人
微微醺然，淡雅时暗香轻飘幽幽如丝。深呼
吸一口，胸臆充盈、满足。秋风微凉，暗香盈
盈，青灯荧荧，自是别有风情。月夜岑寂之
时，我总在想，吴刚捧出的桂花酒究竟是怎样
的醇美呢？”这便是一盘色香味俱全的“菜
肴”，让人不得不爱，可以反复咀嚼。

安兄对我说，这本书可能是“封山之
作”。此书付梓之后，他将不再写作，而是“杖
履走天下”，去游览还没有去过的九州秘境。
我听后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他终于可以
放下一些事务，去饱览各地美景，修身养性，
怡养天年。忧的是，这样一名有才气的作家，
笔下散发着清醇自然的泥土气息，怎能就此
搁笔呢？若真如此，世上便少了许多带着江
汉平原风骨与气息的佳作。因此，我希望安
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但千万不要就此封
笔，《一束乡愁》这缕乡土文学的清香，只能是
他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逗号，绝对不能是一个
句号。

是为序。
（作者简介：庄桂成，文学博士，教授，

江汉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湖北省写作学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武汉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副主席。）

乡土文学的一缕清香
□ 庄桂成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那一
年，我走进了刚刚兴办的三官小学，迈上学
习的新台阶，扣上人生第一粒扣子。

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学校准备组织
全体师生上街游行，表演文艺节目，展示新
型校风。校长要求同学们穿上节日盛装，
或者身着时兴的学生装——“童子军”制
服。并再三强调，如果没有制服，普通平常
衣服也行。但是，破旧衣服要打好补丁，颜
色一致，洗得干干净净，穿得整整齐齐,都
可以加入游行行列，参加庆祝活动。

由于家里困难，我经常穿的是亲戚朋
友送的补丁加补丁的老式长衫或满清遗
少的便装，很是落后、丑陋、别扭，作为新
中国第一代儿童，如此穿着实在不配参
加庆祝活动，何况还要进行打腰鼓、扭秧
歌表演。眼睁睁看着一些家长忙碌为子
女赶做新衣，多么羡慕、多么眼馋、多么
向往。心想，自己的家庭刚刚从旧社会
水深火热中冒出头来，留下的创伤还来不及医治，哪里
有能力为我做新衣，更谈不上时兴的学生服？越想越
难受，越想越心疼。学校举办热热闹闹的庆祝活动，如
果不参加，将是我童年时代的最大遗憾。

眼看时间一天天逼近，节日气氛一天比一天浓厚，我的
思想包袱一天天加重，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心不在焉，
魂不守舍。正当我处于绝望的时刻，守寡几十年的老祖母
看出了我的心病，并试探性地问我：“整天愁眉苦脸，忧心忡
忡，是不是在学校不听老师的话受了批评？说给我听听，奶
奶去向老师赔个不是。”祖母的发问正好给我一个解闷倾诉
的机会，我便一五一十地讲了自己的苦衷和想法，也不知奶
奶能否理解和接受。万万没有想到，奶奶听了之后，不假思
索地答应我，一定想方设法为我做一套“童子军”制服，让我
穿上节日盛装，高高兴兴欢庆新中国成立。祖母早年丧偶，
仅有一子，母子相依为命，熬过漫长黑夜。古人云：“母以子
贵”。祖母疼儿疼女的慈悲之心邻里皆知，天地可鉴。她老
人家的郑重承诺，使我吃了一颗定心丸，真可谓喜出望外。
然而，欣喜之余，我又为她老人家捏了一把汗。巧妇难为无
米之炊，担心她做新的学生制服没有经济来源。

说时迟，那时快，祖母开始兑现自己的承诺。她老人
家不声不响，在低矮狭窄的屋子里架起了破旧手摇轮转纺
车，寻找出一堆旧棉絮，在豆粒般的棉油灯下连夜纺出几
盘棉纱。然后用邻居的老式织布机织成一匹粗棉白布。
紧接着，从野外摘来满满一箩筐槐树叶子，将槐树叶子放
在锅里用水一次又一次煮沸，再将煮好的绿水过滤出来，
把粗棉白布放进去染色，最终染成了又青又蓝的“宝蓝
布”。有了半成品，须知做成服装还要花钱请裁缝师傅裁
剪缝制。祖母无可奈何，只好带着几个积攒下来换钱买食
盐的宝贝鸡蛋作为见面礼，去请裁缝师傅帮忙，当面说了
一些恭维话，裁缝师傅又是一笔难写的本家，也就为我做
了一套时兴的“童子军”服装，了却我梦寐以求的心愿。

10月1日那天，天刚蒙蒙亮，周围传来一阵又一阵锣
鼓声、鞭炮声，我从梦中惊醒，赶快起床，穿上心爱的“童
子军”制服，跑步来到学校。但见桃李满园，笑语喧哗，人
头攒动，红旗飘扬。这一天，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天空格
外蓝，蓝的和同学们的蓝色服装遥相呼应，辉映成趣。庆
祝活动开始，同学们排着整齐的队列，手持小红旗，一张
张笑脸宛如开放的鲜花，纯洁亮丽，天真可爱。领队的同
学吹响号角，游行队伍浩浩荡荡走向街头，涌入街心，夹
道的群众翘首观望，将惊奇的目光聚焦在我们身上，扫描
在游行的行列。此时，我鼓足勇气带头高呼：“中华人民
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腰鼓队、
秧歌队队员披红挂彩穿街而过，欢呼声、鞭炮声此起彼
伏，喜庆的热潮一波接着一波，一浪高过一浪，小小的街
道被欢乐的人群挤得摇摇晃晃，石板路磨出一道道足迹。

此时此刻，我一边呼喊口号，一边偷看自己的“童子军”
制服，暗暗地同别人的洋蓝布做的制服相比，虽然有些逊
色，但深感粗棉布乡土的舒适，深感老祖母心血的温暖，心
里有说不完道不尽的喜悦和幸福，一颗幼小的心紧紧跟随
游行队伍的脚步，跳跃在欢歌笑语之中，一颗颗热泪不由自
主地融进欢乐的海洋。

（作者单位：监利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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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难忘的编辑老师——李应凤
□ 曾繁华

袁友军不慎遗失其登记座落为；监利市新沟镇前
进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土地使用权证号为：监国
用（2010）第 030105001-19 号，权利人特此声明并承
诺：因该证书遗失所产生的民事纠纷和法律责任，概
由权利人自行承担。

监利市白螺镇初级中学，因保管不善，将登记权
利人为监利县白螺镇初级中学位于监利市白螺镇育
红路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权证遗失，土地使
用证号为：监国用（1994）字第152904140号。现特向
贵单位申请遗失注销。本单位承诺；因该证书遗失所
产生的民事纠纷和法律责任，概由权利人自行承担。

谢友堂、熊杏珍不慎遗失其登记座落为；监利市
新沟镇光明路22号北不动产权证，不动产权证号为：
鄂（2019）监利县不动产权第0002472号，权利人特此
声明并承诺：因该证书遗失所产生的民事纠纷和法律
责任，概由权利人自行承担。

遗失补发《不动产权证书》公告
袁友军不慎遗失其登记座落为；监利市新沟镇前

进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土地使用权证号为：监国用
（2010）第 030105001-19 号，现权利人已在《荆州日
报·监利新闻》上刊登遗失声明，并申请补发。如有异
议，请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监利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书面材料。期满无异议，将依法
为其补发，原证书作废。

监利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1年9月17日

监利市白螺镇初级中学，因保管不善，将登记权利
人为监利县白螺镇初级中学位于监利市白螺镇育红路
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权证遗失，土地使用证号
为：监国用（1994）字第152904140号。权利人已在《荆
州日报·监利新闻》上刊登遗失声明，并申请补发。如有
异议，请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监利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书面材料。期满无异议，将依法
为其补发，原证书作废。

监利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1年9月16日

谢友堂、熊杏珍不慎遗失其登记座落为；监利市新
沟镇光明路22号北不动产权证，不动产权证号为：鄂
（2019）监利县不动产权第0002472号。权利人已在《荆
州日报·监利新闻》上刊登遗失声明，并申请补发。如有
异议，请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监利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书面材料。期满无异议，将依法为
其补发，原证书作废。

监利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1年9月17日

遗失声明


